
近日迷上金庸武侠小说，异彩纷呈、快

意恩仇的武侠世界令人手不释卷， 大呼过

瘾，然而细细品读，才发觉其中也蕴含不少

为人处世的道理。

《

笑傲江湖

》

中有一段， 东方不败任

日月神教副教主之位后， 铲除异己、 安插

党羽， 图谋篡权。 神教右使向问天忠心耿

耿， 觉察了东方不败的狼子野心， 便去密

奏教主任我行。 本是有理有据之言， 奈何

向问天耿直驽钝， 劝诫之中不加修饰， 最

后惹得任我行勃然大怒， 向问天自己一气

之下离开了日月神教。 那么， 向问天劝诫

领导的败笔究竟在何处呢？

一开场， 向问天便直指东方不败恶

行， 这番话让任我行将信将疑。 在任我行

举棋不定之时， 向问天准确地指出了东方

不败所作所为的背后深意： 铲除异己、 安

插亲信， 打理教中事务是假， 谋朝篡位是

真。 此时的任我行已感到大为震惊了， 开

始细细思索向问天所言， 并准备付诸行

动。 如果此时向问天静待任我行做出决

定， 恐怕事情就圆满解决了。 可惜， 向问

天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唉， 教主您任

命东方不败为副教主， 实在是

……

“这番

话扰乱了任我行的思路， 他急忙问道：

“是什么？” 哪知向问天心直口快， 脱口而

出： “大错特错！”

好嘛， 此话一出， 任我行立时大为光

火， 喝道： “大胆！” 结果向问天也是性

情之人， 见教主发怒， 竟继续说道： “教

主您不管教内事务， 如今万不可一错再错

啊！” 话是好话， 然而这时说这话， 无

异于火上浇油。 果然， 任我行火冒三

丈： “你是在质疑本教主？ 竟敢以下

犯上， 你好大胆子！” 怒中说气话是话赶

话， 任我行又加上一句： “向右使若对本

教不满， 可自行离去。” 向问天也是正在

气头上， 一怒之下离开了黑木崖， 二人不

欢而散。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向问天之错， 归

根结底在于他不懂劝诫的艺术， 尤其是劝

诫自己的上级。 首先， 要明白自己的处

境。 劝诫上级， 对方听不听得进去， 会不

会有所改进， 都掌握在对方手里， 你是不

可能强求的。 那么我觉得， 最好的方式，

就是引导对方进行思考， 让对方做出正确

的选择， 而不是逼迫对方做出选择。 并且

要时刻注意一个原则， 对方是你的上级，

一定要注意说话的语气和分寸。

再者， 身为上级， 自然是有强悍的实力，

以及骄傲的资本。 可以这么说吧， 人上人者

难免都有傲气， 此乃人之常情。 在劝诫中，

如果触犯到对方骄傲的灵魂， 这次劝诫基本

上宣告失败了。 再来看向问天的言谈， 本来

说的有理有据， 任我行也确实听进去了， 结

果他话锋一转， 说任我行做错了。 本来任我

行便是一个霸道之人， 这下被部下质疑了自

己的决定， 还被部下点评了一番， 他心里能

好受吗？ 就算言之有理， 从面子上来说， 他

也不会承认啊！ 结果， 二人谈话的中心便从

“东方不败篡权的可能” 转到了“教主的决策

失误”， 这下可好了， 任我行如果承认错误，

再去罢免了东方不败， 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这不是告诉教徒， 我任我行毫无识人之明吗？

于是乎， 任我行的重点彻底放在了向问

天对他的质疑和不敬上， 对东方不败的罪行

是再也听不进去了

……

语言的艺术就是如此有趣， 有时只是多

说一句话， 便可以让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

且不说言多必失， 就算非多说一句话不可，

也要审时度势， 再三斟酌自己的遣词造句，

方可将这句话公之于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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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 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参加了

几次党组织学习后， 有机会列席支部党员

大会。 这是一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党

课。 说实话， 我听得有点心不在焉。 支部

书记讲完党课， 接下来就是自由讨论。 坐

我旁边的是一位老同志， 退休老党员， 除了

外套上佩戴着一枚釉面有点磨损的党徽， 就

是一位七十多岁普普通通的老人。 他忽然问

我：

“小陈， 参加学习了吧？”

“参加了啊。”

“学了党章吗？”

“学啦。”

“能背一段吗？”

我有点蒙， 但在周围几个老同志饶有兴

趣的目光下， 又不甘示弱， 于是开始背。

我背得断断续续， 心里发虚， 越发背不

出。 这时， 一个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普通话

响起: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代表中国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

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

义。”

老人带着我一起背诵党章， 我不记得究

竟背诵了多少， 直到周围响起热烈的掌声，

让我对党组织学习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我想

我应该学的更多。

过了一年， 我入党了， 在去举行宣誓仪

式的路上， 这位老同志又坐在我身边， 干净

的白衬衣上依旧佩戴着一枚釉面磨损更加厉

害的党徽。 在路上， 老同志问我：

“小陈同志， 入党誓词背了吗？”

虽然宣誓仪式都是面对党旗， 旁边就有

写在红纸上的入党誓词。 但我还是背的滚瓜

烂熟， 我举了举手中的党旗和入党誓词， 很

响亮地回答： “背熟了！”

老同志拍了拍我的肩膀。

过了几年， 我已经是支部书记了， 这一

年“七一”， 组织了一个“佩党徽、 重温入党

誓词” 党组织活动。 在通知的时候， 我特意

给老同志送去一枚崭新的党徽， 他已经八十

多岁， 身体很不好。 家人都表示， 就不要让

他参加这次党组织活动了。 我也劝了劝他，

以身体为重， 养好身体下次再参加。 他发了

脾气， 黑着脸不说话。

活动那天， 他在儿子的陪同下来了， 干

净的白衬衣上佩戴着崭新的党徽。 明媚的阳

光下， 面对鲜艳的党旗， 微微颤颤举起右手，

用他那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们一

起重温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

务， 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

的秘密， 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叛党。”

他去世的时候， 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他儿子私下的和我说， 在抢救的时候， 那件

白衬衣连同党徽都让医院的护工弄丢掉了，

在去世时， 他就念叨这个。

按照惯例， 我要代表单位为老同志写一

份简短的悼词。 我翻开他的档案 ： 上世纪

50 年代参加工作， 入党， 一直在单位干

到退休， 档案里除了入党材料和几份单位

“评先评优” 审批表格外， 与其退休工人档案

都差不多。

我带着一枚新党徽和不到两页纸的悼词

参加他的追悼会， 他老伴一定要自己把党徽

给他戴上， 抹平衣服上的褶皱。

这么多年过去了， 老同志的样子、 甚至

名字我都模糊了， 但那一枚党徽， 总闪亮在

我的记忆里， 每当我感到迷茫， 心情浮躁的

时候， 总有一个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普通话

背诵的誓词在耳边响起。

在大学讲学时，我曾以《什么更重要》

为题讲了一课。 主要观点是： 做人比做事

更重要， 能力比知识更重要， 作风比能力

更重要， 品德比才华更重要， 方向比努力

更重要， 破题比研题更重要， 水平比文凭

更重要， 健康比事业更重要， 信义比金钱

更重要， 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行动比心动

更重要， 高兴比高薪更重要， 富脑比富袋

更重要， 陪伴比给钱更重要， 吃亏比吃苦

更重要， 勇气比什么都重要！

单表“吃亏比吃苦更重要”， 为什么

这么说呢？ 因为， 纵观古今中外成功人士

的成功经验， 无非是两条： 一是乐于吃

苦； 二是敢于吃亏。 俗话说， 钱是黄连

树， 不苦不得来。 同理， 工作、 事业、 幸

福生活也是苦出来的， 怕吃苦、 少吃苦、

不吃苦， 肯定是不行的， 不可能获得成

功， 也无法创造一切人间奇迹。 所以， 乐

于吃苦、 善于吃苦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基

础、 前提和条件。 但是， 为什么许多苦边

出身的、 奋斗了一辈子也苦了一辈子的人

却没有成功呢？ 原因千万条， 归根结底是

一条： 他们怕吃亏！ 自己投资怕吃亏，跑

了机会；与人合作怕吃亏，丢了朋友；男婚

女嫁怕吃亏，误了终身！

从这个意义上看， 吃亏比吃苦更重要

真是一目了然。 特别是在当今商品社会、市场

经济条件下，大多数人都会把利益、资源等看

得更重、倍加珍惜，敢吃亏、多吃亏、常吃亏、善

吃亏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吃亏者往往能得到

别人的支持和全社会的尊重，从而获得更多的

发展机会、 更大的利益空间和更好的人际关

系、人脉资源。

有感于此，我专门创作了一首《吃亏谣》：

吃得亏，打得堆。 敢吃亏，人前人后才有威；多

吃亏，事业才有好汉随；常吃亏，工作才能往前

推；善吃亏，言出计从众望归。 说吃亏，终不亏，

亏了自己不后悔，构建和谐好社会，魅力人格

放光辉！

从老师那里， 第一次听说收音机。 据

说，没有电线，也能放广播。 起初不怎么相

信， 没有电线， 新闻和歌曲靠什么送进喇

叭？堂哥家买回屋场第一部收音机，果然不

需要接线，支起伸缩式教鞭一样的天线，扭

开开关就放响。一班小孩子，不太相信自己

的耳朵， 一边兴奋地听着黑盒子发出的声

音，一边问长问短。 堂哥也解释不清，敷衍

说是风吹来电波，有空气就有无线电，有无

线电就不用接广播线。

收音机是红灯牌的，一块红砖大小，像

个黑色塑料盒子，使用二号电池。正上方的

透明窗口， 四周和内板标注许多数字和洋

文。里面有一根红色的波段标示杆，随着拨

动侧面的调谐钮而移动。 左上角粘贴正方

白底红剪纸样灯笼图案商标， 下方隔栅镶

嵌行草“红灯”二字。 跟台面上的闹钟、茶

盘、凉缸、热水瓶、漱口杯、镜子一起，挤在

高屉柜上， 防着小孩子搬弄。 白天一般不

开，盖上一块雪白的小纱巾，隔住灰尘，又

显得洋气尊贵。

黄昏，鸡鸭咯咯嘎嘎挤进鸡埘，猪爬靠

木栅尖叫着等待潲食。 女人在灶屋弄响锅

碗瓢盆， 待奶的孩子阵阵哭闹。 晚工散得

早，堂哥家六点半以前扭开收音机，广播声

透射煤油灯光的木窗，混入静夜前的喧哗。

那时没有调频广播， 中波频率发出口兹口兹

的干扰电波， 声音好似随风摇曳着， 飘散

到邻舍几户人家的耳朵。 没有广告的鼓

噪， 专题和音乐节目一个接着一个， 尖起

耳朵过瘾。 “嘟—嘟—嘟—嘟—”， “刚

才最后一响， 是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晚

上八点整点报时。 接着奏响雄浑的 《歌唱

祖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全国新闻

联播， 播出字正腔圆的时政新闻。 抢前几

秒钟， 隔着几间房子， 盖过有线广播同样

内容的细碎声音， 宣示无线广播的优越

性。 九点多关掉收音机， 黑夜淹没寂寥的

屋场， 稀疏几声犬吠， 惊扰老年人的梦

乡。

酷夏的夜晚， 经历整天烘烤的大地，

半晌散不尽余温， 房子里憋闷得透不过气

来。 正堂屋前的禾堂坪， 横七竖八铺放着

草席、 竹床、 竹椅、 门板， 贪露乘凉的人

或坐或躺， 摇着蒲扇。 那时乡下还点不起

蚊香， 几根油纸伞把粗的蚊烟不顶用， 拍

打蚊子的巴掌声此起彼伏。 堂哥把收音机

搬出来， 搁在堂屋石础上， 让大家一起听

着广播， 聊着家常， 消暑纳凉。 收台众口

难调， 有的爱听新闻， 有的爱听样板戏唱

腔， 小孩子闹着听儿歌。 堂哥不时扭动旋

钮选台， 收音机发出啾啾的无线电啸叫

声。 说着说着新闻， 突然扭转到一首熟悉

的歌曲， 几个人异口同声喊“好听好听，

莫动哒莫动哒”。 扭到粤语“广东人民广

播电台”， 年轻哥哥牛叫似的跟着打粤语，

逗得一坪乘凉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中波频

率听腻了， 转到短波频道搜台， 干扰声叽

里咕噜， 外省外国电台的声音飘忽不定，

吓得堂哥赶紧快速扭过。 大家心照不宣，

噤若寒蝉， 只当没听见。

生父读过几册书， 抗美援朝志愿军复

员回乡， 当上生产队会计， 又是老党员，

一向关心时事。 队里订的一份日报， 个把

星期才得送到， 基本上由他一人包读。 每

期的农村财会辅导和中国民兵杂志， 一字

不落地念读，遇到生字就用白字混过去。旁

听堂哥家收音机不自主， 听定时播音的有

线广播不自由。生父省吃俭用，下了很大决

心，买回一台红灯牌小收音机。 黑色，新华

字典大小，配有皮套，使用五号电池。 爱不

释手，清早起床就开起，中午散工回家也要

听一会。 晚上，放在枕边听，伴着收音机入

眠，电台没了节目，嗡嗡响的电波声响到天

明。 耗用大把电池，生母有些心疼，争吵中摔坏

过几次，修好照旧一日开三回。 手头紧，省下钱

不买纸烟抽旱烟，也要买两节电池。 生父后来

患恶疾，生命中最后时光，整天听着枕边的收

音机，缓解全身蚁噬一般的疼痛。 按风俗入殓

时，除牙刷、口杯、毛巾、梳子等日用品外，家人

特意加上纸烟、谷烧酒、字牌、收音机四样生前

最爱，入棺随葬，祈愿生父如在生一样，保持军

人的干练与豪情，潇潇洒洒生活。

受生父影响，我吵着要养父买了一台红灯

牌小收音机。 传承生父爱不释手的习惯，一有

空就打开。 白天午后基本没有中波台，短波收

不到信号，也要旋来扭去，渴望收获意外的电

波。 入夜，电台云集，听了新闻听音乐，听了广

播剧听评书， 听了科教专题听电影录音剪辑，

直至搜不到本地台，还意犹未尽。 夜深中波台

不多，短波台撩开更远更宽的世界，拔高我的

见识和心气，连做梦也多了一重色彩。 晚上抱

着入睡，养母经常半夜替我关收音机。 初高中

阶段寒暑假，机子使用过度，老出毛病，胡乱拆

修，弄坏过好几台。 养父母似乎明白，听收音机

好比读书看报，总没什么坏处，坏了，又凑出皱

巴巴十来块钱，叫我再买上一台。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开明一点的农家，买

上台式红灯牌收音机，畅享精神食粮。 人们爱

听传统的评书，单田芳的《隋唐演义》、刘兰芳

的《杨家将》、袁阔成的《三国演义》风行城乡。

王刚的现代评书《夜幕下的哈尔滨》，迷倒一批

年轻人。 记得双抢大忙的一天中午，曾是大队

宣传队骨干的魁瑶，家里一丘田还剩一小块未

插完，急忙洗脚上岸。 问他为何不插完再收工，

他笑着回答：“嘿嘿，赶快点几，评书《杨家将》

一点钟开始，晚了就听不全哒！ ”那时，我已上

大学， 用助学金买过八块钱一台的袖珍收音

机。 晚自习以后，同学们戴上耳机，蒙在被子里

听。一早醒来，睡眼朦胧，脱落的耳机里，还在发出

飞蚊似的嗡嗡声。 大三时，洞庭湖边的舍友，家里靠

种棉花富起来，买回一台进口调频调幅双卡立体

声收录机。 早中晚开响，调频广播无一丝杂音，

袖珍收音机相形见绌，躲进抽屉。

时代变了， 收音机藏在汽车附在网络，用

声音传递五彩缤纷的信息。 晨练老人手里

的收音机，已是调频数码调谐式。网上输入

红灯牌收音机， 显示海量收藏条目和图片，感

觉很亲切很亲切。

红灯牌收音机

陆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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